
《皓月涌泉：蒋月泉传》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4年05月01日
开 本：12k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08119390



编辑推荐

    这本《皓月涌泉(蒋月泉传)》由唐燕能著，是按文学传记的要求撰写的。它不同于
人物评传，也不是蒋月泉的艺术档案或专述他个人阅历的文史资料。按文学传记的要求
，既要写出他的艺术轨迹，也要写活他的个性与人格魅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应该是一
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可以感知的蒋月泉。一代宗师的喜怒哀乐，他的人生遭际都应在
书中得到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就是人学，文学传记，也就是人的传记。作者在作
传的过程中，既写历史，又写人。而传主的形象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日常活动
的场景、生活细节，以及传主与相关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表现出来的。但
这一切又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杜撰，必须以传主个人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在充分尊重
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展开带有文学色彩的叙述与描摹。 

 

内容简介

      蒋月泉（1917～2001），评弹曲调中传唱最广、影响*的弹词流派唱腔“蒋派”
的开创者，当代最负盛名的评弹大家。这本《皓月涌泉(蒋月泉传)》由唐燕能著，为蒋
月泉的传记，从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两方面展示这位“金嗓子”的不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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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 唐力行 燕能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他著书立说涉猎甚
广，还是一位出色的京剧票友。燕能热爱传统戏曲文化，退休后主编了一套《菊坛名家
丛书》，在“京昆系列”中为杰出的京昆戏曲艺术家立传。现在他又将关注的重点转为
评弹艺术，着手主编一套“评弹名家系列”，并亲自为蒋月泉先生立传。在评弹艺术遭
遇危机的今天，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序 唐力行 燕能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
者，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他著书立说涉猎甚广，还是一位出色的京剧票友。燕能热
爱传统戏曲文化，退休后主编了一套《菊坛名家丛书》，在“京昆系列”中为杰出的京
昆戏曲艺术家立传。现在他又将关注的重点转为评弹艺术，着手主编一套“评弹名家系
列”，并亲自为蒋月泉先生立传。在评弹艺术遭遇危机的今天，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蒋月泉先生与家父唐耿良先生是知交，他们从七煞档到四响档，一起去香港演出
，一起组织评弹团，一起担任副团长，一起去治淮工地，一起斩“尾巴”，一起写新书
，一起经历“文革”的厄运，一起主持《星期书会》，一起到苏州评弹学校讲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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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交往的细节，在家父亲撰的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中有详细的叙述。
著名作家顾绍文曾说：“我觉得蒋月泉和唐耿良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很让我感动，也是
作家很难创作出来的，比如唐耿良先生从加拿大回来，劝说蒋月泉先生动手术。比如唐
先生劝蒋月泉不要结婚，两人之间的谈话，是作家无论如何难以想得出来的。这是朋友
对朋友的谈话，是怕朋友出事呀。” (《别梦依稀：说书人唐耿良纪念文集》第109页)蒋
唐两家交往甚密，记忆中母亲常会带着我们兄妹去延安路念吾新村蒋家，蒋家伯伯、蒋
家姆妈是我们自小就十分亲近的长辈。1962年蒋家姆妈去世，记得我母亲十分悲伤，还
亲到苏州帮助料理丧事。往事如烟，别梦依稀，至今记忆所及，就像一曲“蒋调”那样
的醇厚、悠远。虽说熟悉，但我们小辈对蒋先生的了解是不完整的。全面了解蒋月泉先
生的人生历程，了解他的为人和他的艺术，这不仅是我，也是广大爱好“蒋调”的听众
朋友们的愿望。     重构蒋月泉先生复杂、多面的艺术人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燕能先生一年多来，除了大量阅读相关的文字资料外，还访问了许多与蒋先生有过密切
交往的人士，比如王柏荫、潘闻荫、陈希安、高美玲、江文兰、彭本乐、江肇焜、吴宗
锡、秦建国、蒋培森、石琦珍等先生和女士，掌握了大量信息，为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第
一手材料。其中早年参与蒋先生诸多活动的潘闻荫先生已于半年前遽归道山，可见这些
抢救下来的资料的重要和珍贵。为了更真实地重现蒋先生的生活环境，作者还认真地进
行实地考察，例如燕能先生曾在南市老城厢的西北角寻找蒋先生的出生地狮子弄。他对
照蒋月泉晚年接受江肇焜、辜彬彬采访的录像中所记述的房子格局，寻寻觅觅，终于在
一片高楼之下，找到了中有天井，四周厢房有立柱走廊相连的旧房，而蒋月泉先生就是
出生在这里的一间普通的厢房。   
这不仅帮助作者找到写作的感觉，而且也使读者感受到历史场景的真实可信。     苏
州评弹群星璀璨，流派唱腔更是经久不衰，目前公认的弹词唱腔约有二十几种。在评弹
发展史上，各种流派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喜爱她的忠实的书迷。其中，蒋月泉先
生所开创的“蒋调
”，具有大家气象，更是为众多书迷青睐，以致有“无唱不蒋，无票不蒋” 之说。在对
“蒋调”作评论时，作者借用窦福龙先生对蒋月泉与杨振雄书艺的比较，甚为得当： “
两块都是美玉，雕刻了两件作品。杨振雄那一块，一看——呵，刻得好，鬼斧神工啊！
蒋月泉那一块，你一看，认为是天生的，浑然天成；好像不是雕刻的，实际上是雕刻的
，让你看不出雕刻的痕迹。前者是精雕细琢，鬼斧神工；后者是浑然天成，返璞归真。
”“蒋调” 之美，可以意会，尽在其中了。今天寻踪追忆蒋先生的艺术人生，不仅可以
满足广大书迷朋友的需求，还可以让我们从中获得启迪和教益。     评弹的根基是什
么？评弹的基本艺术手段是什么？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尚需我们深入探讨。
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评弹的发展就有可能遭受挫折。华觉平先生深有感触地在《缺失
了的第三代——有感于上海评弹团建团60周年团庆》一文中指出：“再说评弹演员的艺
术实践，主要是有赖于长篇的实践，离开了长篇的实践，过多地进行巡回演出(按，指演
出中篇与短篇)，没有长篇的根基，这艺术基础宛如荷花池中的浮萍，好看无根容易败。
”(《评弹艺术》第46 期，第59页)评弹团的第三代，包括华觉平在内，都是60个考生中
挑一个的尖子。他们有天赋，有名师，但是他们生不逢时。华觉平在评弹学校毕业后进
入上海评弹团，在“文革”前他有三年时间跟师学艺。跟随的是名师吴子安，本来他完
全有可能也有能力把一部《隋唐》继承下来。但是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下，他只
得到三个月的机会听长篇、说长篇，其他时间不是下乡就是下部队。巡回演出的中篇和
短篇，虽一时热闹，大多没有生命力，演不长，不能保留，艺术上难以积累。华觉平痛



定思痛地说：“这种‘政治化’ 的培养，压缩了他们艺术实践的空间。”在评弹团60 周
年团庆时，这三十个尖子只存下两个人还在评弹团。应该重视的是，这种状况，现在仍
然存在。如果说评弹团的第三代是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蒋月泉先生的艺术实践正是从
正面证明了长篇是评弹的根基。蒋先生初习评弹是师从钟笑侬，学说《珍珠塔》。学了
几个月，他发觉这部书并不适合他，于是就改投张云亭门下，学说《玉蜻蜓》。初习评
弹，蒋月泉似乎更重视唱开篇。他刻苦钻研朱介生唱的“俞调”。“南市有一家设在仓
库顶上的‘市音’电台，每天清晨六点专门播放由朱本人自弹自唱的‘俞调’。蒋月泉
不顾默书至半夜、只睡三四个小时的疲劳，一早便赶到位于八仙桥黄金大戏院隔壁、专
卖格子衬衫的中汇内衣商店门口细听。”不久，蒋月泉的“俞调”已唱得几可乱真。从
为朱介生电台代唱，到自己挂牌弹唱，一时红遍上海滩。一年后蒋月泉为了补全长篇《
玉蜻蜓》，又拜与自己平辈的周玉泉为师。周玉泉也希望与这位擅唱“俞调”的学生拼
档。    但是初次拼档，蒋的小嗓子就坏了。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蒋月泉学习“ 周
调”，逐渐摸索适合于自己的演唱风格。因为长期在电台演唱，蒋月泉很少有机会出码
头实践长篇。“一次，潘伯英约他同去常熟一家书场说书，两人越档，各说一小时，水
牌挂出，连说一个月，天天客满。此后，两人分开说书；潘伯英就介绍蒋月泉去太仓与
常熟搭界的直塘镇一家书场。蒋月泉一人独做，‘生意’就不如昆山那样天天客满了。
蒋月泉开始思索其中的原因：那时潘伯英书说得好，名气不大，怪不得他约我同去常熟
越做，是要借我蒋月泉的名气，将听客号召得来。这些听客能够坐下来听书，是靠潘伯
英的说表能力，靠他的实力；我蒋月泉只不过是唱得好听，上电台名气响罢了。我的说
表能力还很不够。”蒋月泉还向姚荫梅征求意见，姚荫梅见他态度诚恳，便说：“月泉
啊，你的书呀，是小人着件大衣裳。名气大，软壳蟹：壳蛮大，里厢格肉是不结实格，
是空格。”蒋月泉想起同道中曾有人贬他说： “跟蒋月泉敌档，只要顶住他十只开篇，
十天之后可以敌漂他。”他仔细思忖，这些话虽然尖刻，并非没有道理，说明自己在说
表上功力不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在上海唱电台、唱堂会还不觉得问题的严重，
到码头上，人家是来听书的，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从此，蒋月泉放弃都市生活的优
越条件，去苏、锡、常等江浙一带大小码头的书场经受实践锻炼，不出几年，便使人刮
目相看，其说表技艺大大提高，听众及道中人夸他： “说噱得张云亭之妙，弹唱获周玉
泉之神”，成了评弹界极受听众欢迎、“名副其实”的大响档。燕能先生的这些描述，
看似在讲蒋月泉的学艺过程，其实细细品味，就能感受到作者的深意了。华觉平的老师
著名评话艺术家吴子安先生曾特别指出，走码头说长篇练说表的重要性：“说表是评弹
的基本艺术手段，脚色的动作完全可以用说表或辅以简单的动作来交代清楚。”(《艺海
聚珍》第362页)蒋月泉的说唱风格，他的说表含蓄、幽默、细腻，以及“阴功”与阴噱
，乃至“蒋调”，都是他在两部长篇《玉蜻蜓》与《白蛇传》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长
篇是评弹的根基 (一些优秀的中篇与折子书其实就是从长篇中来的)，说表是评弹的基本
艺术手段，回归评弹的本真，是新时期培养青年演员、振兴评弹不可回避的基础工作。
     蒋月泉传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便是把传主放在大时代的变迁中加以考察。上海
人民评弹工作团的建立是艺人们根据社会形势发展所作出的决定，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
，艺人们主动放弃高薪收入，以致蒋妻病逝借款也要数年才能还清，可见艺人为参加国
家剧团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为了跟上时代，主动地组织学习，斩尾巴，编说新
书。蒋月泉在参加了治淮工地劳动后，参演了评弹现代史上第一个中篇——《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正是在这一中篇演出中，为了反映斗志昂扬的赵盖山人物形象，蒋月泉创
造性地发展了“蒋调”，谓之为“快蒋调”。唱腔在变化中发展，跟上了时代。但是他



们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根据蒋月泉哲嗣蒋培森
先生的回忆，蒋月泉曾经说过： “唉！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会说话了！”轻轻一声感叹
，却是社会大转折时期包括蒋月泉在内的众多评弹艺人的心声。培森是我儿时的玩伴，
自小便十分文静，颇有小绅士的风度。岁月匆匆，我们已是七十上下的人了。从书中我
了解到培森所历经的沧桑，他与华觉平等评弹第三代一样，甚至更为苦难。但愿蒋传的
出版可以给培森以安慰。     顺带要与读者交代一下的是，承本书主编及上海评弹团
领导秦建国、周震华等先生的好意和器重，评弹名家丛书第一辑五本中有一本是家父唐
耿良的传记，并邀我来承担写作。这是我非常感谢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地方曲艺的
评弹，弹词与评话两个曲种平分秋色，此后，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评话渐趋衰落。因
而第一辑五本书中只有一本是留给评话名家的。这也是当前评弹格局的客观反映。接受
任务后，我除了感谢外，还表示了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父亲已经撰写并出版了
《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应该把这个立传的机会让给其他评话演员。我想这也
是我父亲的心愿。新中国成立之初评话界有两个三级演员，家父之外还有张鸿声先生。
我真诚地希望能为张鸿声先生或吴子安先生等其他评话演员立传。他们与家父都是好朋
友，一起到天国会书去了，那里大概可以尽情地说他们想说的书了。家父追悼会上播放
的是蒋月泉先生的开篇《刀会》，三国的题材，“蒋调”的吟唱，蒋伯伯来接引我父亲
，两个老朋友可以不用担惊受怕地欢聚了。     现在，燕能先生的大著《皓月涌泉—
—一代宗师蒋月泉传》已杀青，因着我们是半个世纪前的南京大学校友，更因着我们的
评弹缘，又走到一起来了，他请我作序，我不能推辞，于是先睹为快。    燕能先生有
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因此本书资料丰富，语言顺畅，书名与篇章结构颇见匠心，可圈可
点之处甚多。每个热爱评弹的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蒋月泉，读读燕能先生的蒋月泉或许
能使你的蒋月泉更为丰满、生动。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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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做“案目”的父亲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唐�刘禹锡《浪淘沙》 评弹并非一代宗师蒋月泉祖传的世业。然而，他却在艰难
时世中踏上了原本不属于他的艺术天地，并最终攀上顶峰，这与他父亲的意愿与引导有
关。
  故事还得从他父亲说起。
  蒋月泉的父亲蒋仲英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苏州人。父亲在苏州景德路城隍庙开
爿小小的香烛店，因为身体赢弱多病，母亲常去店里照应。蒋仲英有一个弟弟，即后来
的蒋笑笑；一个妹妹，即后来的宋蒋氏。
  因为家境窘迫，蒋仲英上了几年私塾，就去城隍庙附近的一家被头丝线店当伙计。他
算盘打得好，老板就让他穿长衫，坐账台。当伙计的薪水很低，每月只有几块大洋。顾
客来了，见账台上穿长衫的小伙计，就会客气地叫他一声“先生”。蒋仲英一面敷衍，
一面却羞红着脸。被头丝线店的生意虽不兴旺，还算过得去，老板为人也很和善。
  旧社会，人们大多早婚早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就会积极准备嫁妆，置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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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被面，用五彩丝线绣制枕套鞋面，被头丝线店是必定会光顾的。蒋仲英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望望身上穿的长衫，样子很斯文，却身无分文，“我何时才能娶上老婆，成家立
业呢？”他痴痴地想。有时听顾客说上海如何好，又听邻居说阿三去上海发财了。这些
话对这个少年不啻是一种诱惑和刺激，那个未知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像梦幻似地展现在他
的面前，他憧憬着，向往着。终于有一天，他对母亲说，我不想学生意了。母亲惊异地
看着他：“老板对你不好么？”“我想去上海学生意。⋯‘你太小了，才13岁！上海大
啦，啥人照顾你？”“我勿要人照顾格。”“上海呒不( 没有)亲眷，生意也呒 (没)处寻
格。”“我会自己寻生意格。”儿子坚持着。躺在竹椅上的父亲开口了：“阿囡娘，你
让俚(他)去闯闯吧。伲(我)有个姓田格亲眷在上海，可以寻俚(他)帮忙格。” 父亲的一句
话定了儿子的终身。尽管母亲舍不得，蒋仲英还是提了一只箧箱，离开故乡，乘了三天
三夜的小木船抵达上海。
  姓田的亲眷确是蒋仲英父亲的一个远房兄弟，蒋仲英叫他田家阿叔。
  田家阿叔，二十六七岁光景，已婚，有两个女儿：大女儿4岁，二女儿才l 岁。蒋仲英
到上海四年后，田家阿叔又得一子一女：儿子叫田国川，三女儿便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
四大女明星之一的宣景琳。
 

     做“案目”的父亲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唐�刘禹锡《浪淘沙》 评弹并非一代宗师蒋月泉祖传的世业。然而，他却在艰难时
世中踏上了原本不属于他的艺术天地，并最终攀上顶峰，这与他父亲的意愿与引导有关
。     故事还得从他父亲说起。      蒋月泉的父亲蒋仲英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
，苏州人。父亲在苏州景德路城隍庙开爿小小的香烛店，因为身体赢弱多病，母亲常去
店里照应。蒋仲英有一个弟弟，即后来的蒋笑笑；一个妹妹，即后来的宋蒋氏。     
因为家境窘迫，蒋仲英上了几年私塾，就去城隍庙附近的一家被头丝线店当伙计。他算
盘打得好，老板就让他穿长衫，坐账台。当伙计的薪水很低，每月只有几块大洋。顾客
来了，见账台上穿长衫的小伙计，就会客气地叫他一声“先生”。蒋仲英一面敷衍，一
面却羞红着脸。被头丝线店的生意虽不兴旺，还算过得去，老板为人也很和善。    旧
社会，人们大多早婚早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就会积极准备嫁妆，置办被子被
面，用五彩丝线绣制枕套鞋面，被头丝线店是必定会光顾的。蒋仲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望望身上穿的长衫，样子很斯文，却身无分文，“我何时才能娶上老婆，成家立业呢
？”他痴痴地想。有时听顾客说上海如何好，又听邻居说阿三去上海发财了。这些话对
这个少年不啻是一种诱惑和刺激，那个未知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像梦幻似地展现在他的面
前，他憧憬着，向往着。终于有一天，他对母亲说，我不想学生意了。母亲惊异地看着
他：“老板对你不好么？”“我想去上海学生意。⋯‘你太小了，才13岁！上海大啦，
啥人照顾你？”“我勿要人照顾格。”“上海呒不( 没有)亲眷，生意也呒 (没)处寻格。
”“我会自己寻生意格。”儿子坚持着。躺在竹椅上的父亲开口了：“阿囡娘，你让俚(
他)去闯闯吧。伲(我)有个姓田格亲眷在上海，可以寻俚(他)帮忙格。” 父亲的一句话定
了儿子的终身。尽管母亲舍不得，蒋仲英还是提了一只箧箱，离开故乡，乘了三天三夜
的小木船抵达上海。   
姓田的亲眷确是蒋仲英父亲的一个远房兄弟，蒋仲英叫他田家阿叔。   



田家阿叔，二十六七岁光景，已婚，有两个女儿：大女儿4岁，二女儿才l 岁。蒋仲英到
上海四年后，田家阿叔又得一子一女：儿子叫田国川，三女儿便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四
大女明星之一的宣景琳。   
其时，宣景琳尚未出生，后来蒋仲英的儿子蒋月泉却因了宣景琳的关系，牵上了赤绳。
     田家阿叔识字不多，是个报贩。他见蒋仲英年龄虽小，很懂事，嘴上又叫得甜，
头脑活络，就对他说，阿叔是卖报的，我自己也寻不着好生意，你跟我卖报好哦？蒋仲
英连忙点头：“好格，好格。   
”就这样，蒋仲英踏进上海滩的第一步，便当上了报童。     除了贩报，田家阿叔有
一批订户，需每天或隔天、隔旬送报上门，蒋仲英就与其他几个孩子挑起了这副担子。
清末民初，大凡订阅报纸的都是缙绅商贾的有钱人家或知识阶层，有的住在法租界，有
的住在英租界，有的住老城厢，报童们赤脚穿布鞋送报。蒋仲英此时早就脱去长衫换短
打了。夏天，暴雨过后，南市老城厢一带都是弹硌路，满地污泥，他光脚穿一双帆布球
鞋，裤管卷起，赤膊背一只报袋，串街走巷，去敲响一户户人家的大门。    因为走得
急，脚后跟溅起的污泥会飞到背脊上，甚至飞到头顶额角。送报有年，这些户主或下人
都认识他了：“嘻嘻，小毛！怎么弄得这副腔调！”蒋仲英小名叫小毛，别人叫他小名
习惯了，他听了也觉得亲切，久而久之，小名叫响了，本名却少有人叫他。几年后，小
毛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     此时，田家阿叔已有了儿子田国川和不足3岁的女儿
田金玲(即宣景琳)。但阿叔染病在身，贩报已力不从心，在几个报童中他还是欢喜小毛
，就把一两家报馆的发行人介绍给他；加之小毛在茶馆卖报也认识两家报馆的发行经理
，订报的老客户又比较熟悉，便做起了报贩。小毛的收入上了一个台阶，他从昔日串街
走巷一张张卖报送报开始一捆捆买进卖出了。   
蒋仲英在上海终于立牢脚跟，且在老城厢租了房子。   
喝水不忘掘井人，他与田家阿叔时有往来。   
蒋仲英又穿上长衫了。手头有了几个钱，他闲时喜欢去茶馆品茗，去 “楼外楼”屋顶花
园听林步青的苏滩，听弹词。上海开埠，加上太平天国战争，江南一带世家大族、地主
官僚纷纷逃往上海，也带来了他们的娱乐方式。为适应这些移民的文化需要，茶楼、戏
馆、书场日益增多。蒋仲英因做报童，经常去茶楼卖报，所以对老城厢和四马路( 今福
州路)、石路(今福建路)一带的茶楼很熟悉。他常去的茶楼书场有位于邑庙北首的得意楼
书场、九曲桥畔的“怡情楼”和北首的柴行厅书场，由张金毛于光绪十四年创办的上海
最早的专业书场——玉茗楼书场也常光顾。    蒋仲英还爱看京戏。     书场落回休
息，有一两个戏馆的“案目”，会在听客中向戏迷介绍，某戏馆于某月某日将特邀某某
京朝派名角来沪献艺的消息。    早期戏馆的戏票由
“案目”包揽代销。所谓“案目”即戏票推销员，是照应案边看客的头目。    因为那
时戏馆的大厅里只设方桌座椅，“案目”们按占据方桌的数目，先给戏馆老板交一笔钱
款，名日“押具”，老板根据“押具”多寡分配方桌，押款多者，方桌居前居中，押款
少者，方桌居后居偏；有钱的大“案目”则可以大包大揽，然后向看客兜售戏票，从中
谋利。达官贵人，送票上门，看完戏再上门索款；一般看客可在看戏之日在戏馆门口向
“ 案目”取票付款进场。     一日，17岁的蒋仲英去位于石路(今福建中路近广东路
一段)满庭芳茶园旧址的天仙茶园看戏。走进戏馆，他看见台前几张方桌上摆满果盆子，
除了时令鲜果，还有花生、瓜子、杨梅干、各色糖果、糕点，供看客消闲享用。方桌边
坐着几个嗑瓜子聊天的女眷，是他熟悉的太太小姐，便走上前去招呼：“王太太，张小
姐，沈阿姨！”“哟，这不是送报的小毛吗？”



其中一个胖女人认出了他。“哎呀，两年不见，穿了长衫，像个大人啦。侬 (你)混得不
错呀！”另外一个对他上下看了一眼，高兴地说。“托两位阿姨的福，马马虎虎啦。”
蒋仲英敷衍着。开场锣响了，他有礼貌地说了一声再见就回到原来的座位。     P4-6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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